
楔子 

燈光迷離的攝影棚內，鎂光燈不斷閃爍。 

「很好，頭再微微側一點，眼神更憂鬱一些！OK！」 

「Shirle，身體靠著那個道具箱，對、對！Perfect！」攝影師又是一聲讚歎。 

鏡頭裡的是一個英俊男子，十分年輕，看來二十多歲的模樣，臉部線條如雕塑般，

每個角度恰到好處的完美。 

Shirle，雪漠，深刻的輪廓帶著一點混血兒的感覺，眉間的俊朗冷硬又增添了點

傲氣，一頭濃密的黑髮襯著野性俊美的臉蛋、薄而性感的嘴唇，讓人忍不住想親

吻，只是他所散發出的冷淡氣息，卻讓人不敢接近。 

一個人居然能有這一張顛倒眾生的臉和完美的身材，讓人無法不讚歎造物主對他

的寵愛。 

一旁新來的助理 Sandy忍不住歎息一聲，「長成這樣，簡直是在引人犯罪！」 

身邊的Mark聽見了，挑唇微笑，「雪漠走紅的速度讓人望塵莫及，我看要不了

多久，他攻佔的還不止模特兒界！」 

他又看了看四周，大家都在專注拍攝工作，便湊到 Sandy耳邊小聲說：「你知道

嗎？喜歡他的不止女人，連男人都喜歡他！」 

「男人？」Sandy吃了一驚，張大嘴巴看他。 

Mark眼裡含著莫名深意，下巴努了努，指向一個方向。 

Sandy看過去，就看見一個正坐在一邊沉思的男人。 

她嘴巴張得更大，眼中吃驚更甚，「你是說，凌設計師？」 

凌非塵，JS的首席設計師，在業界享有盛譽的新銳設計師。曾拿過多項設計大

獎，巧思和創意無不讓人歎服。 

「妳新來的，還不知道，凌非塵是同性戀，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Sandy有些欲言又止。從她這邊看過去，凌設計師的背影很帥，

身材比例也很完美，但他的臉…… 

他的左臉有一大塊燒傷的疤痕，斑駁的烙在那裡，非常嚇人。她第一次看到他的

時候就嚇了一大跳。 

這樣的凌非塵，喜歡那個完美到不行的雪漠？ 

「這是真的？好奇怪……」她忍不住低喃。 

「大家都說凌非塵對雪漠特別照顧，妳再做得久一點就知道了。」Mark聳聳間，

語氣裡有些不屑。 

第一章 

「好，完工！大家辛苦了。」攝影師阿涼揮了揮手，宣佈一天的辛苦拍攝結束。 

大家都鬆了口氣，臉上流露出工作完成後的喜悅和放鬆。 

阿涼是笑得最開心的一個。今天的拍攝成果非常完美，他有信心，這一季的時裝

目錄會達到空前的成效。 

「非塵，去不去喝一杯？」阿涼拍了拍身邊正在整理文件的凌非塵肩膀。 

「不了，我媽身體不舒服，今天想早點回家。」他微微一笑，拒絕了好友。 



阿涼看看他燒傷的左頰，那道疤在此刻攝影棚燈光的照射下，更顯幾分可怖，心

上一陣黯然。 

凌家三少爺凌非塵。眾人都以為這是個頂著燦爛光環的身份，誰會知道這背後的

心酸和不幸呢？ 

兩人是鄰居，阿涼的父親還是凌氏的股東之一，兩家向來私交甚好，他倆更是從

小一起長大，沒有誰比阿涼更瞭解凌非塵了。 

阿涼點點頭，「好吧，那我和別人去喝酒嘍！如果喝醉了，再麻煩你把我送回家。」

他眨眨眼，開著玩笑。 

大家一個個離開，攝影棚裡轉眼只剩下寥寥幾人。 

凌非塵的視線落到前面不遠處那個一瘸一拐的身影。 

雪漠拖著一條腿，正頗為艱難的走路。 

他這條腿是上次拍外景時受的傷，因拍攝器材沒有調整好，落下砸在他腿上，所

幸沒傷到骨頭，只是這星期他都必須拖著傷腿工作。 

新季發表會在即，所有相關工作都緊鑼密鼓的進行著，使雪漠沒有休息的機會。 

「回家嗎，要不要送你？」凌非塵走到雪漠身邊，問他。 

雪漠抬起眼，看了看他，一向沒什麼表情的臉上還是一片漠然，眼神也是淡淡的，

「不用。」 

說完便轉身拖著傷腿，越過凌非塵離開。 

凌非塵看著他的背影，聽見身後有人在竊竊私語，他知道別人是在說他。 

近來公司裡的一些流言他也聽到了。因為他對雪漠的關照，別人都揣測他們之間

的關係，這些流言傳到雪漠耳中，他會是什麼想法？ 

凌非塵臉上出現一抹隱約的苦笑，難道只因為自己公開的同性戀身份，一對同性

有什麼舉動，都會招致這樣的非議嗎？ 

 

凌非塵開車回家。他的家在半山腰的社區裡，這裡都是富豪的私宅。隱密性非常

高，環境也漂亮得如人間天堂。 

車子駛過長長的車道，乳白色的高大建築便立在眼前。這是一棟帶著歐式風味的

建築，讓人想起十八世紀歐洲鄉村的莊園，房前是圓形雪白的大花壇，花壇中心

還有一尊聖母像，水流如注而下，噴灑在繽紛的花園裡。 

這是正宅，他的父親、大媽、大哥和二姊都住在裡面。 

他和母親住的，是正宅後的一棟小別墅。一樓住著家裡的傭人，二樓才是他們母

子的居所。 

在車庫停好車，他步行回家。 

母親在這棟小別墅裡，住了二十八年，在他看來，她的青春也都埋葬在此。 

母親原本是父親的祕書，他們之間的事就像灑狗血的肥皂劇，所有小說電視似乎

都用過這個題材。 

祕書愛上自己英俊能幹的老闆，有了孩子，然後被包養，永遠無法擁有一個合法

的身份。而身為私生子的自己，從一出生似乎就帶上了罪錮，是母親不幸的開始。 



大媽對他們的仇恨，從母親踏進這大宅的第一天便已存在，也許更早。 

軟弱善良的母親，過去二十多年被折磨得精神衰弱。 

年少氣盛時，他也曾想帶母親離開這裡，離開這個他眼中的牢籠，離開凌家。 

但母親拒絕了，在她絕望的淚水裡，他知道母親這一生都離不開父親，離不開這

裡。 

現在的他，已經二十八歲。再無當初的年少氣盛，也沒有莽撞和衝動。波折的感

情和傷痛，只為他留下一顆滄桑平靜的心。 

 

凌非塵換了家居服，來到母親的房間。 

房間燈光暈暗，母親一如往常的坐在那裡。膝蓋上鋪著毛毯，正翻著一本破舊的

相簿。 

那是她和父親為數不多的幾張照片，也是她愛情裡唯一快樂過的時光。相簿裡的

照片，在淚水的浸濕下，已經漸漸泛黃，照片上母親的笑容也變得模糊。 

「媽，我回來了。」他雙手覆上母親的手，輕聲說。 

芝惠慢慢抬起頭，恍惚的視線落在兒子臉上。 

「頭痛好點沒？」凌非塵撫上母親的額頭，用溫暖的手心揉著她的太陽穴。 

芝惠輕輕拉住他的手，「好多了，非塵，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 

「嗯，工作順利就提前回家了。媽，妳想吃什麼，我待會做給妳吃好不好？妳不

是最喜歡吃我做的東西？」 

「不用，王嬸會安排，你不要自作主張，被你大媽知道了不好。」芝惠的手指微

微握緊，神情有些不安。 

凌非塵蹙眉，但還是細聲安撫母親，「媽，不用擔心，做點吃的沒什麼。如果妳

不放心，那我帶妳出去吃，怎麼樣？」 

「不要不要，我不想離開這裡。」芝惠驚慌的搖頭。 

凌非塵已經太習慣她這樣的反應，歎了口氣，握住她的手，「今天爸來過嗎？」 

「嗯，他早上有來過。」 

一提到父親，母親神情便柔和下來，凌非塵看得出她眉間淡淡的喜悅。 

「他陪我說了很久的話……」 

「嗯。」凌非塵輕輕應了聲。 

「非塵！」芝惠忽然緊緊抓住他的手。 

「媽，妳別緊張，慢慢說。」 

「你不想找一個伴嗎？你也不小了，你……你就不能喜歡女孩嗎？為什麼……為

什麼要去喜歡男人？」她的聲音有些顫抖。 

「媽……」凌非塵怔住，沒想到母親會忽然說這樣的話。 

「你……你還喜歡男人嗎？那個男人已經死了很久了，而且你父親提起了你的婚

事，他想你快點成家……」 

「媽，我……」凌非塵欲言又止。他是同性戀嗎？他真的只喜歡男人嗎？指尖深

深掐入掌心，其實，他知道自己只是想要一個真心喜歡他、對他好的人，只想要



這個而已啊。 

而那個人，那個死去的人，雖然是個男人，卻是第一個真心對他、愛他的人，所

以他才愛他，才愛上他啊。 

沒有人會知道，沒有人會知道的。 

凌非塵閉了閉眼。 

 

激烈的鋼琴聲跌宕在房中。 

這首歌劇魅影裡的曲子「All I ask of you」，雖然本該是纏綿宛轉的，此刻卻被他

彈得激烈有力。 

他一遍又一邊彈著這曲子，腦海裡卻浮現出二姊凌紫沅那張得意的臉。 

在那個冠蓋雲集的舞會上，她是那樣得意又冷酷地在眾人面前，揭露他和一個男

人的戀情。 

在所有人鄙夷好奇的眼光裡，他被貼上同性戀的標籤，而她眼中全是報復後的快

意。只因為，他和她愛上同一個男人。而那個男人愛的是他，不是她。 

忽然響起的電話鈴聲打斷他不堪的回憶，凌非塵接起電話。 

「非塵，你睡了嗎？」彼端阿涼的聲音很興奮，像是對著電話喊叫。 

「還沒，有什麼事？」收拾自己凌亂的思緒，他撫了撫額頭。 

「那些照片我處理了一些，現在寄到你的電子信箱給你瞧瞧？簡直是藝術啊，這

是我拍過最棒的目錄了！雪漠那小子到底是去加工了還是神給的？居然可以帥

到這樣！」 

後半句話，阿涼的聲音裡又多了些咬牙切齒，凌非塵失笑，知道好友從事攝影工

作，帥哥美女見多了，多少對自己的長相有些抱怨。 

「好啊，你寄過來我看一下。總裁對這次的目錄相當重視，畢竟夏季市場的競爭

特別激烈，況且這次又是用新模特兒。」凌非塵低沉的說著。 

「好，我馬上寄過去。如果你看這效果可以，我明天就照這樣處理。這星期就能

都弄出來。」阿涼哈哈一笑，顯然對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掛斷電話，凌非塵打開了電腦，開啟電子信箱。 

下載了信件裡夾帶的檔案打開，螢幕上一張張照片裡，在幽暗的燈光下，雪漠的

臉孔份外耀眼。 

那是一種讓人屏息的美。他的臉形很漂亮，表情冷酷，上了這樣古銅色的妝容之

後，俊美裡折射出來的酷勁，無疑既性格又勾動人心。 

而他的眼神裡又潛藏了幾絲憂鬱，和他的俊美冰冷構築成一份撼動人心的魅惑。 

凌非塵輕輕吁了口氣，才從微微的震懾中慢慢回神。 

當初是他發現了雪漠。半年前，在 JS模特兒的選秀中，他一眼就看見了雪漠，

這個表情冷硬、眼神堅毅的男生。 

二十四歲，學歷不高。工作經驗卻很豐富，賣場銷售員、餐廳服務生、平面模兒

特等等。 

那時的他還不太會打扮自己。穿著一條破舊的牛仔褲，上面好幾個破洞，恤看上



去也是皺皺的，頭髮雜亂，一副邋遢的模樣。那染成亂七八糟顏色的頭髮，幾乎

遮去他的美貌。 

他的身材很好，一百八的身高，兩條修長的腿，看起來矯健有力。 

凌非塵當時排除了幾個不同的意見，簽下雪漠。由此，雪漠才開始他在 JS的模

特兒生涯。 

事實證明，他的眼光沒有錯。以雪漠現在迅速走紅的速度，要不了多久，他就會

是模特兒界的領軍人物了。 

這次夏季的主打，用的是自己的設計。看著自己設計的衣服，穿在雪漠身上，凌

非塵有種奇異的親切感。 

他靜靜地盯著螢幕上的雪漠。其實連他也說不清當初是什麼打動自己，讓他幾乎

一眼就相中雪漠，覺得這個男生身上有種他難以抗拒的東西，在吸引著他、擾亂

著他。 

雪漠的眼神很深，似乎藏了很多故事和祕密，凌非塵在那裡面看得到挫折，覺得

他一定經歷過很多事。但雪漠給他的感覺，是越挫越堅毅。 

凌非塵關了電腦，關了燈，揉了揉太陽穴，讓自己沉睡在黑暗裡。 

 

最後一組外景的拍攝地，選在一座小島。 

這小島，是阿涼在一次和朋友駕船遊玩時發現的。位置雖然偏僻，風景卻異常秀

麗。 

阿涼在攝影界素有鬼才之稱，因為他有很多點子常常出人意表。 

例如這次在荒島拍攝。用阿涼的話來說，就是何必去別人都拍爛的夏威夷，海島

風情並不只有夏威夷有。 

雪漠的腳傷還沒痊癒，依舊走得吃力。不過，他拒絕任何人的攙扶，好像非要靠

自己的力量行走不可。 

凌非塵走在離他不遠的身後，已經多次看到他拒絕別人的好意。 

看來這個比自己小四歲的孩子，在待人處世上還需要多磨練。他想著，卻突然微

微一笑，因為意識到自己竟像個小老頭似的，把雪漠當作了孩子。 

拍攝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只是自備電的燈光比較難喬。到了午休時間，吃完午

餐，阿涼給了大家一段時間在小島上四處走走，這裡美麗的風景讓很多人都想逛

逛，順便拍照留念。 

分開活動，人一下走得一個不剩。只有阿涼對著沙灘喝啤酒。 

「非塵，你也要走，不陪陪我？」阿涼看到也要離開的凌非塵，不甘心的出聲喚

道。 

「我也想看看這裡的風景。」凌非塵回頭，朝好友擺了擺手。 

「去吧，不過小心，這裡凹凸的石塊陷阱很多，我上次就狠狠摔了一跤。」 

雪漠一人走往和其他人相反的方向。他不喜歡混在人群裡，那麼多人擠著看一處

風景，感覺像在擠集市，而非看風景。 

而凌非塵走在他身後一大段的地方。 



他其實並不是故意跟著雪漠，只是這裡山石頗多，路也很陡峭，他有些不放心他

的腳。 

其實怎樣說似乎都不是好理由，他和雪漠甚至連朋友都不是，為何要擔心他呢？ 

他自己心底也有些茫然，一逕和雪漠保持著大段距離。他知道，雪漠若發現身後

的他，必定會不高興。 

風順著海水吹了過來，站在小山邊的雪漠，愜意地閉上眼。 

記不清有多久沒有過這樣輕鬆舒適的感覺了，這半年來一直拚命工作。因為他知

道，這是他的唯一機會。是他擺脫貧窮過去、取得優渥物質生活的機會。他不要

再像過去一樣，在育幼院被其他孩子嘲笑，在不同的地方做著勞力的工作，他渴

望金錢、渴望成功。 

所以這半年他都不讓自己鬆懈，一直保持最佳的工作狀態，把握機會。 

只是，真的很累。 

他輕輕一歎，望著空曠的海景，眼神有些空茫。 

那片海真好看。雪漠茫然地想。不由自主地站起往前走，只想更接近那片蔚藍的

海。 

「小心！」身後突然響起一道驚呼聲。 

在雪漠還沒意識到時，他的腳絆到了一塊硬物，身體隨著跌絆的外力撲倒，眼看

就要向那斜坡滑下，傷在尖銳的石頭下。 

雪漠第一次感到恐懼，一種接近死亡的恐懼。 

他不要，不要在什麼都沒得到的時候這樣離開。想歸想，身子卻不受控制的一直

往下滑。 

眼看那斜坡的盡頭近在眼前了，雪漠下意識閉上眼，腿上、身上劃傷的劇痛也顧

不得了，腦中忽然空白一片。 

一雙手在半空中及時拉住他。 

那雙手很溫暖，更重要的是，非常有力。 

這雙手似乎也拉回自己的神智，他發現下滑的身體已經控制住，只是仍危險的懸

在斜坡上，而那雙手正在一點一點把他往上拉。 

「抓緊我，不要鬆手！」那人低沉的聲音更讓雪漠神智清醒，他很快辨認出這是

凌非塵的聲音。 

心頭莫名的惱火。怎麼又是這個人？每次自己出糗，似乎都被這個人看見了？ 

但他還不至於幼稚的鬆手，仍緊抓著凌非塵的手，讓他把自己拉上了安全地帶。 

凌非塵喘著氣，沒有傷疤那半邊白皙的臉龐上，浮出一層淡淡的紅暈。 

看著雪漠那樣摔下去，他受了不小的驚嚇，不過他自己未曾意識到，只想著拚命

把他拉上來。 

「你在跟蹤我？」雪漠比他更快平靜下來，斜睨著他。 

凌非塵微微一怔，放開了兩人仍然交握的手，「……沒有。」 

這話說得連他自己都覺得沒底氣。 

雪漠嘴角微翹，掛著一抹冷冷的笑。 



凌非塵看見他流血的右腳，「你的腳受傷了。」 

「本來就傷了，」雪漠無所謂地撇撇嘴，眼神倔強。 

凌非塵在心底微歎，看著他，說道：「你還能走嗎？」 

雪漠強硬地站起身，雖然腿上的劇痛讓他幾乎站不穩，但他還是不想靠別人。 

凌非塵伸出手堅定地扶住他，雪漠反感地想推開，無奈力不從心。 

「放手，我不要靠別人！」雪漠低聲道，聲音裡已經藏著怒火。 

「不是靠別人，是幫助。」凌非塵淡淡地說。 

雪漠怔了怔，隨即冷冷的頂回去，「有什麼兩樣？我就是不需要別人幫助。」 

「人是無法只靠自己活在這世上的。」他又靜靜地說。 

雪漠很想反駁，不過凌非塵的眼神讓他說不出什麼。那眼神裡似乎帶著一絲隱隱

的哀傷，讓他心頭有一點像忽然被觸動。 

凌非塵在他身前蹲下身子，「上來，我背你回去。」 

雪漠似笑非笑地看他。就這傢伙瘦削的身材，還想背他？別的不說，自己的身高

都比他高上一些。 

「凌大設計師，你背得動我嗎？」他說得諷刺。 

「背得動。」凌非塵淡淡地回答。 

好吧，就壓死你，看你背不背得動。雪漠忽然有個小孩子惡作劇的想法。 

他伏到凌非塵背上，凌非塵用了下力，就把他背了起來。 

「凌設計師，你多高啊？」雪漠被他背起，心想這傢伙還有點力氣，不像外表看

起來那麼瘦弱嘛。 

「一百七。」凌非塵輕聲回答。 

「如果你背不動，早點說，我不想再被你摔一跤。」雪漠感覺他走得有點跌撞，

馬上出聲提醒他。 

但後面卻再想不出有什麼話好說了。於是他靜靜趴在凌非塵背上，雖然這姿勢讓

自己的兩條長腿有些辛苦，但總好過自己走。 

這樣默默走了一段路，雪漠嗅到凌非塵襯衫上那一點陽光的味道。他有些奇怪，

又深呼吸、仔細聞了聞。那像是天空和海水混在一起的溫暖味道，有點清新又有

點陽光，讓他莫名心安。 

雪漠的心動了動，忽然想到公司裡關於凌非塵同性戀的傳聞，幾分彆扭爬上了心

底。 

「凌非塵？」他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 

「嗯？」 

「你是同性戀嗎？」 

凌非塵停下腳步。 

雪漠感覺他身體驟然繃緊，有一種衝動的意念驅使著他，遂又道：「那麼你是嘍？

你喜歡我？」 

說著這話的他臉上露出一絲邪氣，笑容有些冷酷。 

凌非塵忽然放下他，回過頭注視他的眼神很深，藏著雪漠看不懂的東西。 



雪漠的笑容收斂下來，冷冷看著他。 

「前面還有一點路，你自己走吧。如果別人看到我背你回去，一定會說閒話。」 

「什麼閒話？同性戀的你喜歡我？這話早就傳遍全公司了。」雪漠冷冷一笑，其

實別人這樣傳他們他很惱火。 

「所以你不能給別人抓住話柄的機會。」凌非塵平靜地說。 

「是你自己吧。」雪漠諷刺地看他。 

「我都已經這樣了，還有什麼好在意呢？」凌非塵忽然淡淡一笑，「為了你自己

的前途著想，你還是聽我的比較好。」說完，他轉身朝另一個方向走去。 

看著他離去的背影，雪漠心裡又一陣莫名氣悶。 

第二章 

凌非塵將夏季目錄的樣稿呈到總裁面前。 

總裁一張張翻看，在經過半小時等待之後，上司臉上終於露出滿意的笑容。 

「非塵，這次的目錄很不錯，主題 Ice & Fire也很棒，冰與火的夏天，冷靜與熱

情之間，我相信這次的夏裝一定會熱賣！」 

「如果目錄沒問題，那麼後續的工作就要展開了，總裁的意思如何？」他問。 

「沒問題，接下來就是各部門的運作了，你就專心負責發表會吧！」 

「好的，我明白。」 

「非塵，這次的新模特兒，很棒啊，聽說當初是你排除眾議，讓他進公司的？」

總裁微微一笑，眼睛微瞇地看著凌非塵。 

「是，我覺得他很有前途。」 

「是啊，這小夥子長得太好看了！肯定會讓無數少女尖叫！」總裁胖胖的臉上露

出一絲狡黠。 

凌非塵淡淡一笑。 

「不過傳言很難聽吧，」總裁忽然說。 

這話讓他怔了一下，隨即低下頭。 

「非塵，別管別人說什麼，你是我見過最優秀的設計師。」總裁很認真地看著他，

繼而一歎，「這也許是我在 JS策劃的最後一季新品發佈了。」 

「總裁，這是什麼意思？」 

「非塵，我已經接到董事會的人事調動，要派我去開拓海外市場，所以這裡也許

要換總裁了。」 

「可是，您過去做得很好啊。」凌非塵語氣不捨。他不會忘記這位老上司對他的

支持和提拔。 

總裁淡淡一笑，「沒有長久的位置，只有不斷的挑戰。新總裁聽說好像是從米蘭

過來的。總之，無論是誰來接任，我都希望大家能好好相處，將 JS在這一區繼

續推展下去，不能讓我們之前的努力白費啊。」 

「總裁，您放心，我會盡力。」 

「非塵，老實說，其實我覺得你更適合這個位置，只是你父親……」總裁看著他，

顯得欲言又止。 



凌非塵淡淡一笑，「我不適合，還是設計的工作比較適合我。總裁，如果沒事，

那我出去了。」 

「好，你去吧。」 

走在寬廣的走廊裡，光可鑑人的地板簡直可以映出自己的樣子。他知道自己現在

臉上的表情很茫然。 

從一開始出社會工作，他便待在 JS。從最基層做起，一直做到今天的設計總監。 

JS不算在凌氏名下，只是凌氏握有部份股權。他會來到這裡工作，是父親，也

是自己的意思。 

他根本不想進凌氏工作，不想在那裡受大哥和二姊的敵意和排擠。所以和父親商

量之後，才來了這個與兄姊利益沒有衝突的 JS。 

他當然知道剛才總裁的意思。他的職位在 JS不會再升遷，因為凌氏那邊已經施

加了壓力。 

不過他對這些向來沒什麼興趣。凌家的財產，他一點都不想要。 

他只希望，有一天母親會願意和他離開那裡，去過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對

於糾纏在這些人裡，他早已覺得厭煩。那些名為家人的人，對他來說，比陌生人

還冰冷。 

歎了口氣，他懷著心事向前走，壓根沒注意到迎面走來的另一人。 

雪漠看到迎面走來的凌非塵，心裡莫名地震動了一下，想看看他見到自己會是什

麼表情。荒島那次的談話不算愉快，回去之後，他其實有點後悔自己的言行。 

老實說，他對凌非塵沒什麼惡感。雪漠對同性戀並不歧視，只是不太理解為什麼

兩個男人會相戀，愛女人不比愛上男人有意思嗎？ 

因為身在這個圈子，他對同性戀的事也聽得頗多。知道他們如何親密、如何相處，

他總覺得十分彆扭。 

自己的外貌也曾為他帶來過此類麻煩，有男人向他示好也不是一次兩次，但他對

他們沒有絲毫興趣。 

荒島上，其實凌非塵還算有恩於他，要不是他，自己肯定會摔下去，落個重傷的

下場。 

自己只是不善言辭，不喜歡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已。更何況他總覺得凌非塵那雙深

邃的眼，彷彿可以看穿他的一部份。所以，對凌非塵的防備和不客氣也就由此而

來了。 

就在他不著邊際的亂想時，凌非塵已經越走越近。雪漠尷尬地正想著要不要先打

招呼時。 

三步、兩步、一步……那人擦身而過，神情淡然，就像沒看到他一般。 

居然對他視而不見？雪漠心裡頓時起了悶悶的疙瘩，臉上的表情也變得冷硬起

來，雖然依然酷帥的讓櫃台小姐目眩神迷，但他自己的心情卻是惡劣到極點。 

 

「怎麼樣？很不錯吧！」阿涼興奮地拍了拍雪漠的肩。 

雪漠只是淡淡一笑，並不是很在意自己在照片上的樣子。其實他不大喜歡在人前



拋頭露面，選擇這個工作，只是想藉此獲取財富和名氣而已。 

十七歲以前他都在育幼院，沒有人可以依靠，學歷也不高，除了這張臉和這個身

材，再沒別的可以幫他成功了。樣貌，是老天給他的唯一資本。 

「非塵已經拿去給總裁看了，如果沒問題，就直接進入發表會的準備嘍！接下來

可就要看你的表現，你是這次秀的主角呢！」阿涼笑著看他。 

「凌設計師為什麼選我？」雪漠忍不住問了，從知道自己將擔任這次夏季發表會

的主打模特兒開始，他就一直對這個很有疑問。 

「怎麼，你也聽信流言，覺得他是看上你才選你？」阿涼開著玩笑，擠了擠眼睛。 

雪漠微一皺眉，還沒說什麼，阿涼就已接著說下去，「當然是因為認同你的實力！」 

這話讓雪漠震了震。 

「別人怎麼說你別在乎，這是你的機會。你只要信任非塵，好好把發表會完成就

行了。」 

「凌設計師……真的是同性戀嗎？」雪漠有點遲疑地問。 

「是，他愛過一個男人。」阿涼很直接地回答。 

他的答案讓雪漠心裡有點微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在胸口間蔓延，讓他開心不起

來。 

「他的臉很早就那樣？」不受控制的，他又問了一句。反正都問了這麼多，不如

索性把對凌非塵所有的好奇都問出來。 

阿涼瞥了他一眼，「你對他很好奇？」 

「這樣的人以前沒碰到過。」雪漠假裝淡漠，點了點頭。 

「那是燙傷，很小時候的事了。是撞到燭台燙傷的，非塵其實是個很不幸的

人……」阿涼像是想起什麼，神色微黯，聲音也沉了下來。 

「是有什麼事嗎？」雪漠也不知為什麼，對此更加好奇。 

阿涼抬頭看他，忽然一笑，「別人的私事我不便說，如果有機會，你可以自己去

問他。」 

 

凌非塵拿著一大疊文件準備回家處理。卻在走到車門邊時，發現了一道意外的身

影。 

雪漠就站在他的車旁，定定看著他。 

沒想到在會這裡見到他，凌非塵心跳有些紊亂。 

「有什麼事？」 

「來道歉，順便看看能不能受你幫助，讓你載我一程。」雪漠淡淡一笑，這話是

順著那天凌非塵的話說的，他責怪過他不要人幫助，也提出過要送他回家。 

現在這兩者他都回答了。 

凌非塵看他一眼，開了車門，「進來吧。」 

順著雪漠的指示，車子一路駛到海邊，凌非塵看著窗外的風景，有些奇怪，「你

住這裡？」 

「嗯，我不喜歡市中心的房子，這裡空氣比較好。」雪漠表示。 



「那你應該買輛車，比較方便些。」凌非塵看了眼對方還沒全好的腳。 

「這裡叫車搭捷運也很方便。」雪漠淡淡一笑，「到我家裡來坐一下吧，既然要

道歉，總該表現我的誠意。」說著，他先下車，走在前面。 

凌非塵手扶著開啟的車門，並未跟上。 

「為什麼不走？」身後遲遲未有任何動靜，雪漠回過頭看著留在原地的他，皺起

英挺的眉毛。 

「你沒什麼可道歉的，我也把你送回了家。」凌非塵的神情很平靜，雪漠卻能察

覺到他隱藏起的那絲不安。 

他在不安什麼？ 

「那天你救了我，而我對你很不客氣。」雪漠走回他面前站定，看著他的眼道。 

「那沒關係。」凌非塵別開了眼。 

雪漠一挑眉毛，「那你接受我的道歉了？」 

凌非塵有些奇怪雪漠今天說話的語氣。他已經習慣了雪漠冷淡對人的態度，小島

那天他的言語裡也表現出對自己的不屑，那今天為什麼又忽然要道歉？ 

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絲迷惑。 

雪漠的眼睛盯著他燒傷的半邊臉看，心裡想著：這是撞到燭台上燒傷的？很小的

時候？ 

其實凌非塵沒有受傷的半邊臉，並不難看，甚至還很清秀，如果他沒有受過傷，

也是個清俊的美男子吧？只是現在醜陋與俊秀混在一起，反而比長得難看還可

怖。 

這樣的相貌，有人會愛上他嗎？雪漠忽然充滿了好奇，想到今早阿涼的話，凌非

塵愛過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是不是也愛他呢？ 

凌非塵被雪漠專注的目光弄得有些不好意思，是他一向不習慣被人這樣看，還是

因為對方是雪漠？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想快些逃開。 

「你不說話，就代表接受我的道歉。」雪漠微微一笑，忽然向他伸出手，「我們

做個朋友吧，你覺得怎麼樣？」 

見對方不答，雪漠心頭湧起一股羞憤之意，「你不願和我交朋友？還是你覺得我

不配做你的朋友？」 

育幼院的生長背景多少在他心底埋下自卑的種子，習慣以冷漠武裝自己的他很少

主動和別人交朋友，也不大會說話。難得一次他主動了，對方居然還不回應，這

讓他覺得受到侮辱。 

「當然不是。」凌非塵打斷他的誤解，看到雪漠有些受傷的神情，一股柔軟的歉

疚迅速佔滿心房。 

莫名的，他為雪漠不擅長與人交往而淡淡心疼著。他已經看出來了，這孩子其實

並非個性冷硬，只是不知該如何與人交往，而且可能因為吃過虧，所以對別人的

防備心很強。 

雪漠能主動提出和他做朋友，他覺得高興，這是應該被鼓勵的行為。 

凌非塵突然發覺自己又把雪漠當孩子了。自己也不過大了雪漠四歲而已。想到這



裡，他不禁笑起自己，這笑容落在雪漠眼裡，讓他呆了一呆。 

此刻已近黃昏，夕陽的餘暉映在凌非塵臉上。從雪漠的角度看，剛好是那半邊光

潔的臉頰，較之別的男子來得白皙的皮膚，染上夕陽的顏色，有一股清妍的嫵媚

慢慢綻放。 

雪漠怔了一下。他竟會覺得一個男人嫵媚？這想法好奇怪。 

才剛使勁甩了甩頭，就聽到凌非塵的聲音。 

「那麼，你是要請我這個朋友去你家喝一杯嗎？」 

 

雪漠的家就在海邊那些小屋中的一棟。推門而入，屋裡裝潢很簡單，屋子本身已

經很舊了，所以重新裝修了一番。一面大窗臨著海，海風從這裡吹進來，整個屋

子似乎充斥著海水的味道。屋內的陳設大都是米色調，與黃昏的光融在一起。 

「這是我住的地方。」雪漠看了他一眼，忽然想起，凌非塵是有錢人出身，「和

你這種大少爺住的當然不能比。」 

凌非塵因他的話怔了怔，半晌才微微一笑，「我覺得你這房子很好啊。」 

雪漠凝視著他的眼，彷彿在看他的話裡有幾分真誠，然後，他相信了他，唇角微

揚，笑了起來。 

凌非塵看到靠牆的地方擺了一架鋼琴，像是很舊了，鋼琴的白色琴身都有些泛

黃。他走到鋼琴邊，這才看見那上面還放著一張照片。 

照片裡是一個年輕溫柔的女人和一個孩子。那男孩長得很漂亮，眉毛濃黑，嘴巴

有點嘟起，像在鬧什麼彆扭。凌非塵一眼就看出這是雪漠。 

「我母親，」雪漠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這是我們唯一的一張照片。」 

凌非塵看了看女子溫和的笑顏，「你母親很漂亮。」 

「是很漂亮，不過命不好。」雪漠淡淡說了句，聲音裡有一絲憤世嫉俗的冷漠。 

凌非塵抬起頭，看著他有些蒼白的臉。 

「這裡其實是我們以前住的房子。我十歲那年她死了，我進了育幼院。」雪漠拿

起母親的照片，手指在女人臉上輕輕撫摸。 

「我父親是個很爛的人。和母親結婚後，因為做生意失敗，就泡在酒裡一蹶不振。

他還迷上賭博，成天在外面賭不見人影。偶爾回來，只會要錢！」雪漠的聲音停

了下來，似乎不想說下面的故事。 

他俊美的臉在光影中籠罩了一層灰暗，眼神裡有恨意閃著。 

凌非塵打開鋼琴的琴蓋，彈了幾個音，問：「這是你母親的鋼琴？」 

「是，這是唯一沒被賣掉的東西！」雪漠恨聲說：「那爛人以為被他砸壞了，賣

不出去。」 

凌非塵細看那琴身，果然有一條很深很長的裂痕。 

又試著彈了幾個音。「琴音失準了。」 

「我又不會這個，十幾年沒人彈過的東西，當然會不準。」雪漠看了他一眼，冷

哼。 

凌非塵聽了也不說話，只是打開琴身，雪漠一頭霧水，看他站起身在那都是鋼弦



的地方擺弄起來。 

「你幹什麼？」 

「試試而已。還需要些潤滑油，你這裡有沒有？」 

「你等一下。」 

雪漠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本來請凌非塵到家裡來，是想和他一起喝酒的，現在居

然變成他在給他的鋼琴調音？ 

而且，他居然那麼自然地對他說起自己的故事，這個他從不曾對別人講的隱私。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了，」調完音，凌非塵擦了擦汗濕的臉，又坐回到鋼琴邊。 

他的十指搭上琴鍵，在雪漠的屏息裡，流暢的琴音流洩出來。 

琴音仍有些失準，但並不影響那曲子的美妙。 

雪漠聽這旋律似乎有些熟悉，又叫不出名字。但其中纏纏綿綿的柔情，莫名隨著

琴音繞在他心頭，讓他想起母親，想起很多遺失的溫暖。 

「這是什麼曲子？」他忽然問。 

凌非塵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靜靜地彈完整首曲子。 

而後，他闔上琴蓋，看向雪漠，「喝酒吧。」 

 

酒瓶凌亂的散落在桌上，凌非塵的頭枕著自己的手臂趴著，一動不動。雪漠拍拍

他，也沒有反應，不禁笑起他的酒量來。 

這個人一點酒量也沒有，不過幾杯下肚就醉成這樣子，還說要喝什麼酒呢。 

雪漠靜靜喝完自己杯裡的酒，腦海中彷彿還繚繞著那段琴聲，視線也不由自主地

落到凌非塵身上。 

他的頭髮有些凌亂的貼在額頭上，月光照在他白色的襯衫，和胸前鈕釦解開而露

出的大片肌膚上，那是異於尋常男子的纖細瑩白，彷彿和他身上絲質的白襯衫連

在一起，透著隱隱的風情與誘惑。 

雪漠有幾分屏息。是酒的關係，或是月光給了他這種錯覺？只覺那片瑩潤肌膚看

來光滑可口，親吻上去的感覺一定非常美妙。這一想，竟有些口乾舌燥，身體裡

也彷彿流竄著一股熱流。 

嚇了一跳，他忙甩了甩頭，勉強將視線移開。 

而此刻的凌非塵正在夢境裡，踏著一片月光，循著那優美的曲聲而去。 

「這裡應該再柔和一些。那是克莉絲汀在示愛呢，要溫柔再溫柔。」那人低沉的

聲音在自己耳邊響著，低低的笑著，「非塵，你沒戀愛過吧。」 

「浩然。」他微微紅了臉。是沒人愛過他，除了母親，他根本不知道被人愛是什

麼感覺。 

他一時有些不好意思，卻忽然被那人抓住手。一陣緊張下，不知該怎麼做。 

「非塵，放鬆，試試跟著我的手指，感受一下這段。」低沉的聲音如在訴說。 

於是，他們手靠著手，奏著這曲柔情的「All I ask of you」。 

「感覺到了嗎？要這樣……」 



凌非塵點了點頭，抬頭看對方，而那人也正望著他，眼神深邃。凌非塵被他看得

不知所措。 

「非塵，你知道嗎？你的眼睛很美，」突然他笑望著他，這麼說。 

那雙修長的手輕輕撫上自己的臉頰，溫柔的停留在眼瞼。 

「就是這雙眼，我第一次見到的時候，就被這雙眼迷住了，那麼清澈、那麼善良

的一雙眼呢……」那人低低地說，而後又笑著問：「非塵喜歡我嗎？」 

他不知該怎麼回答。 

那人已經捧起他的臉，一個吻，輕輕印在他額上，「我很喜歡非塵。」隨即他被

緊緊地抱住了，耳邊傳來惑人的喃喃，「我想我愛上你了……非塵……」 

一轉眼，他又身在病房。雪白的天花板、雪白的床單，還有那人蒼白得沒有一絲

血色的面容。 

「浩然，你醒一醒，醒一醒啊！」 

「浩然，不要睡，求你，不要睡。」 

但那人緊閉著雙眼，再也不回答他。 

 

雪漠清楚地看到一點溫熱從凌非塵的眼角流下來。 

「浩然……」他聽到他輕喃著這個名字。 

雪漠伸出手指，輕輕碰觸到那些濕潤，有些冰涼、有些溫和。他驀然想起阿涼對

他說的那個男人。他一定是在夢裡見到那個他愛過的男人吧。 

一點心傷的溫度，彷彿透過雪漠手上的濕潤傳遞到他心裡，他忽然覺得胸口很悶。 

 


